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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体系历经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范式转型。在早期城市空间理论框架中，空间被界

定为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其核心命题揭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空间生产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深层机

制。后期流动空间理论则重构了空间本体论认知，强调流动空间作为信息技术支撑的社会实践物质基础，

在技术–社会交互中实现对地方空间的动态重构。流动空间通过压缩时空边界加速资本全球化进程，其

引发的劳动异化加剧与生产模式转型，本质上折射出资本增殖与劳动压榨的双重逻辑；然而空间形态的

演变并未消解资本积累的根本属性，反而通过数字技术使剥削机制更具隐蔽性。卡斯特通过剖析资本全

球化的空间运行机制，不仅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拓展至网络社会分析维度，更重要的是指出地方空

间通过吸纳流动空间要素重构社会价值的可能性——以流动空间构建新型抗争场域，揭示流动空间与地

方空间的对抗性共生关系。卡斯特的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空间批判的维度从物质领域拓展至虚拟网络

空间，也为数字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创新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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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el Castells’ spatial theoretical system undergoes a paradigm shift from urban space to the space 
of flows. Within his early urban spatial framework, space is defined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its core proposition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achieve labor reproduction via spatial production. The latter theory of the space 
of flows reconstructs 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space, emphasizing its role as the material foun-
d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ynamically reshaping local spaces 
through techno-social interactions. By compressing spatiotemporal boundaries to accelerate capi-
tal globalization, the space of flows intensifies labor alienation and transforms production models, 
fundamentally reflecting the dual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labor exploitation.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forms does not dissolve the inherent natur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stead, 
digital technologies render exploitation mechanisms more conceal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a-
tial operational logic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 Castells not only extends Marx’s theory of labor alien-
ation into the analytical dimension of network societies but, more crucially, identifies the potential 
for local spaces to reconstruct social value by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the space of flows. By con-
ceptualizing the space of flows as a new contested terrain, he reveals their antagonistic symbiotic 
relationship. Castells’ theoretical framework not only expands spatial critique from the material 
realm to virtual cyberspace but also provides an innov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studying dig-
ital capitalism. 

 
Keywords 
Manuel Castells, Urban Space, Space of Flows, Capital Logic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浪潮引发的地理景观改变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

动空间概念突破传统地理学范畴，逐渐演化为学术界跨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在此期间，曼纽尔·卡斯

特(Manuel Castells)的空间理论建构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早期(1960~1970 年代)以城市社会学为切入点，

聚焦工业化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后期(1980 年代以来)则转向信息化社会，开创流动空间理论新维度。其

学术轨迹的演进，实际上是应对资本全球化空间重组与数字技术革命双重冲击的理论响应。在城市化研

究阶段，卡斯特指出城市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性空间表达，通过《城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 
1972)系统阐释了资本积累、集体消费与空间形态的辩证关系。其核心命题揭示：现代城市既是人口与资

源集聚的物质容器，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装置。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人类社会

进入网络社会新形态，空间流动性在知识传播、资本运作与权力博弈层面呈现指数级增长。卡斯特敏锐

捕捉到空间逻辑的转变，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1996~1998)三部曲中

提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理论，深刻解析全球资本网络、数字化生产体系与新型权力结构对传统地方

空间(space of places)的重塑。同时该理论通过揭示资源集中化与空间碎片化并存的悖论，为理解网络社会

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关键分析框架。 
鉴于卡斯特本人理论的阶段性，国内学界对卡斯特空间理论的引介与研究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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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研究(2000~2010)主要聚焦其新城市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阐释。牛俊伟首次系统解读卡斯特的成名作

《城市问题》，奠定卡斯特思想研究的文本基础[1]。在此基础上，王志刚通过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阐

释框架，创造性提炼出“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两大核心范畴，廓清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边界

与分析范式[2]。刘怀玉则着重揭示卡斯特理论的方法论革新，指出其突破传统生产中心论框架，将城市

空间剖析为“消费政治的结构性场域”，这一视角转换影响了国内城市社会学的问题意识[3]。随着信息

技术带来的效应日益显著，国内研究在 2010 年后也发生关键转向。随着夏铸九主持翻译的《信息时代》

三部曲(2001/2006)系统引入的“流动空间–地方空间”的辩证分析框架，学界对网络社会空间政治学开

始持续探索。林承园基于全球城市研究，揭示流动空间通过资本网络与数字基础设施形成的新型权力架

构，论证其对地方空间产生的去中心化影响，且关注到由此加剧的阶级矛盾在空间化的表征[4]。陆扬则

着重分析流动空间的技术政治属性，指出互联网重新配置的权力结构正在催生新型阶级关系，这种空间

辩证法构成理解后工业社会矛盾的重要维度[5]。欧树军的批判性研究进一步揭示，流动空间通过重塑价

值生产机制，形成网络资本增殖、实体价值衰退的矛盾关系，指出这种空间价值异化过程正加速社会分

层的趋势[6]。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学界对卡斯特理论定位的争议性讨论。部分学者指摘其研究范式中存在

着“结构决定论”与“主体性缺失”的方法论局限，认为从城市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转向，实质上是从传统

马克思主义向技术决定论的隐性妥协[7]。但近年来也有研究强调，卡斯特保持着对资本批判的立场，其

后期研究通过剖析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潜力，在技术异化语境中构建了“空间抗争–社会解放”的政治

经济学叙事。尽管网络社会的兴起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仍构

成宏观历史叙事的底层逻辑。 

2. 卡斯特的空间理论 

(一) 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市议题展现了深切的重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

本中，两位思想巨擘将“城乡对立的消解”视作人类解放进程的重要维度，主张通过“把农业和工业结

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实现空间的社会重组([8]: p. 294)。这种前瞻性判断虽未形成系统化理

论体系，却为后世城市批判理论提供了价值立场与方法论自觉。卡斯特在承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

针对经典城市社会学的解释困境展开系统反思。卡斯特反对将城市视为“自然演化的生态容器”，而是

强调其作为政治经济产物的属性，他认为城市空间是国家与资本共同主导的产物，尤其是为资本主义劳

动力再生产(如住房、教育、医疗等集体消费)服务的空间装置。同时卡斯特批判功能主义将城市问题简化

为技术性管理问题，掩盖了其背后的阶级矛盾(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和财政资本主义逻辑。为此，卡斯特

创新综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政治经济学，建构起以“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为核心概

念的新城市社会学框架。该理论突破性地将分析焦点从物理空间转向社会关系再生产领域，揭示出城市

作为“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空间枢纽”这一属性，进而建立起资本逻辑–空间形态–阶级抗争的立体解释

模型[9]。 
卡斯特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而非城市化现象本身，其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

构对空间形态的动态塑造过程。在理论渊源上，他承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经由大卫·哈维的

辩证进一步拓展。卡斯特通过突破传统认知框架中将城市简单归结为文化、政治或经济维度的局限性[10]，
指出全球化进程中城市政治结构已突破地理边界，且工业生产体系呈现空间扩散趋势，使得传统定义不

甚精确。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集体消费”是城市定义的核心要素，强调城市是由生产活动与集中

的劳动力再生产共同驱动的集体消费空间实体。这一界定将分析焦点转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社会过程，

而非物质空间的静态属性。此外，在方法论层面，卡斯特主张城市结构分析的双重路径：一方面通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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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结构主义视角解析城市形态的历史生成逻辑；另一方面运用经济基础、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构成的

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框架，揭示城市空间的社会秩序[11]。 
卡斯特在批判传统城市研究范式时，系统阐述了城市空间的政治性与社会性本质。他强调，城市绝

非静止的物理容器，而应被视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动态场域，其中以城市社会运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深

刻形塑着个体的阶层流动轨迹([12]: p. 94)。卡斯特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行动者在城市抗争中形成差异

化的参与模式。这种分层不仅凸显了社会结构的权力等级，更使运动内部的组织张力与权力矛盾公开化。

他认为城市社会运动是兼具物质诉求与空间政治批判的制度化抗争实践，尤其聚焦于集体消费领域的资

源分配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群体地位差异通过住房、教育、交通等集体消费品的非均衡分配被制度性

固化，“真正的城市社会运动必须同时挑战物质剥削、文化贬损与政治边缘化这三重锁链，它们共同构

成都市贫困的牢笼”。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日常生活，更成为催化城市社会运动的持

续性动力[13]。卡斯特进一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实质是社会化再生产需求与资本积累

逻辑的矛盾冲突——“资本用空间手段解决时间性问题(危机延缓)，却使矛盾获得更危险的空间化存在形

式”，这种悖论使得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缓冲带，又是社会冲突再激化的策源地[13]。 
(二) 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理论 
网络社会的生成发展，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扩张、数字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态融

合过程。卡斯特的理论具有深厚的跨学科渊源：在方法论层面承袭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在空间

批判维度接续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而对全球资本体系的洞察则显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烙印；与此同时，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技术哲学为其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突破点。正是基于

对上述思想资源的融会贯通，卡斯特指出信息技术与资本权力网络的深度整合正在引发社会形态的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对社会组织架构与时空存在方式造成了影响，更催生出“流动空间”理论，这一概念

构成了其解析网络社会运行逻辑的独创性贡献。 
卡斯特在分析网络社会的空间重构时，将当代空间形态系统性地划分为地方空间、流动空间与网络

空间三类。这三类空间在技术与社会互动中既形成共生关系，又保持着动态演进的辩证张力。他系统论

证，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全球扩张，不仅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时空组织，更催生出作为

网络社会支配性形式的流动空间。这种新型空间形态以协议化的信息交换系统为技术基础，以去中心化

的交互网络为组织原则，本质上成为权力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运作的技术–社会装置。卡斯特从结

构性视角将流动空间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是支撑数字网络的物质技术设施(如光纤、服务器与协议)；
中间层是由全球城市、企业总部等关键节点构成的空间组织；顶层则是掌控流动空间运作的跨国资本精

英与管理阶层，其权力实践重塑了社会支配关系。这三个层面通过资本流动、数据交换与符号权力的持

续互动，共同构建了网络社会的空间统治结构。 
卡斯特所界定的流动空间具有三个核心特征：真实虚拟性、灵活性与无时间之时间。首先，“真实

虚拟性”(real virtuality)突破了传统虚实二元论，揭示出电子媒介通过算法协议与界面形成了新型认知图

景——“目前以一切沟通模式之电子整合为核心的新沟通系统，其历史特殊性并非诱发出虚拟实境，反

而是构建了真实虚拟”([14]: p. 462)。这种彻底转向信息传播的时空矩阵，使互联网从辅助性媒介跃升为

支配性的社会基础设施。其次，灵活性体现了资本形态的交互转型：依托技术架构的全球金融网络打破

了地理界限的限制，资本通过即时流动和分散重组显著提升了增殖效率。以电子商务为例，它不仅对实

体商业空间造成了系统性冲击，重构了生产与消费链条的时空配置，还催生了零工经济等新型劳动剥削

形式。最后，“无时间之时间”的概念源自于信息化范式与网络社会特征所引发的现象序列秩序系统性

紊乱([14]: p. 564)。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各类事件可能于同一时间点并行发生，或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出非

连续性的特征。这种现象与流动空间的出现相伴随，卡斯特认为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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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社会。 
流动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将现代城市推向了技术革新的前沿。这种新型空间形态通过重塑城市结构和

全球网络运行规则，逐渐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框架和核心动力。在流动空间的影响下，城市基础设

施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社会–技术复合的网络基础。这不仅加速了资本、信息和资源的全球即时

化配置，还构建起突破地理限制的流动网络，使跨国资本能够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高效整合与动态空间

集聚。然而，这一进程由全球资本精英主导，加剧了核心节点城市与边缘地区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空

间逻辑的转变既展现了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也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3. 以流动空间为核心的空间演变 

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卡斯特的空间理论为理解当代社会的空间变革提供了深刻

的批判性视角。从城市空间到全球空间，从物质空间到流动空间，卡斯特的理论体系不仅揭示了空间尺

度的扩展与形态的转变，更深入剖析了空间管理逻辑的转型与社会冲突的延续。这种空间逻辑的转变不

仅体现在技术、经济与权力三个层面的重构中，更映射了资本通过技术基础设施以实现“去地域化积累”

的战略升级，从传统的阶级斗争转向多元化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在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的双重战场中，

以跨尺度、跨形态的复合策略延续着空间政治革命([15]: p. 2)。 
在空间尺度层面，卡斯特的空间理论经历了从地方性到全球性的转变。在他的早期著作《城市问题》

中，他运用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将城市空间定义为资本主义“集体消费”(如住房、交通、教育等公

共服务)的冲突场所，并指出城市危机的本质是资本积累与合法性危机在空间上的体现。然而，随着全球

化浪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重新构建了他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流

动空间”(Space of Flows)这一概念。他认为，全球数字网络、跨国精英组织和虚拟实践共同构成了新的空

间支配体系，而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则被降级为全球网络中的节点模块。这一转变深刻

解构了工业时代“国家–城市”的垂直权力结构。卡斯特的全球化空间理论揭示了技术、经济与权力的

三重重构：技术上，数字基础设施(如光纤网络)成为流动空间的物质基础；经济上，离岸金融和弹性供应

链推动资本去地域化，导致城市功能分化为全球网络中的差异化节点；权力上，全球城市与超国家行为

体通过数据流形成多中心网络，传统工业城市因脱离主导流动而边缘化。 
在空间形态层面，卡斯特提出的“从物质空间到流动空间”的转型，揭示了信息技术对空间逻辑的

重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策略的结合。在工业时代，物质空间以实体性和地域依附性为核心特征——工厂、

铁路等基础设施构成了社会活动的物理基础，空间价值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港口城市的贸易优势)和
物理边界(如国界、地形)。然而，随着 20 世纪末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如资本、数据、文化符

号的即时传输的“流动”取代了“位置”，成为空间组织的主导逻辑([12]: p. 33)。卡斯特指出，离岸金

融、云端协作和社交媒体等实践彻底打破了传统空间的稳定性，使空间价值从“地理锚定”转向“网络

连接强度”。这一转型催生了“流动空间”的全新形态：其存在基础从物理场所转向技术网络，时间性从

线性的钟表时间转变为实时异步的“网络时间”，权力结构也从垂直层级的国家管控转向跨国企业与平

台资本主导的水平网络。例如，19 世纪以烟囱、工会和工人聚居区固化阶级关系的伦敦工业区与 21 世纪

依赖服务器集群和云端协作重构生产逻辑的硅谷科技园形成鲜明对比——前者作为物质空间，是内在化

共同体的具象化表征，后者则动态映射出全球化流动空间中，虚拟社群与泛在文化符号的瞬时性扩散对

地方性传统的消解与重构过程([12]: p. 34)。这种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型，本质上是资本通过技术基础设施

的全球布局实现“去地域化积累”的战略升级。 
同时，空间管理也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到全球网络支配的重大转变。在早期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强调国家通过“集体消费”掌控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并将城市危机视为资本积累与合法性危机在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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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这一时期，国家权力通过调控物质基础设施维持着垂直管理的权威。卡斯特指出，信息技术革

命的深入发展，通过社会行动者对光纤网络、智能运算等技术的应用与争夺，不仅引发了空间治理逻辑

从属地化向网络化的结构性变革，还重构了城市治理的技术基础与社会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传统

物理空间的主导权发生了系统性转移，逐步被技术官僚体系与平台资本集团所掌控，导致国家治理主体

从主导型权威向协调者角色转变。随着信息网络的持续深化，卡斯特揭示出全球性网络结构已成为空间

治理体系的核心架构：跨国企业通过离岸数据中心操控金融流动，云计算平台用算法治理重塑社会关系，

而传统国家疆界在网络服务器集群的全球布局和全球支付系统的数据洪流中不断消融([12]: p. 37)。这种

权力转移的典型范式体现在：20 世纪以国家为主体的福利性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让位于 21 世纪平台企

业依托实时需求调控的全球房源算法调度系统，这表明空间治理模式已从基于领土主权的垂直管控体系，

演变为依托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分布式渗透体系[16]。卡斯特的理论轨迹，实质上反映了资本通过技术基

础设施实现“去国家化”空间治理的战略升级。 
最后，空间变革沿着阶级斗争向社会运动演进的轨迹，揭示出全球化时代社会冲突形态暗含的空间

延续性。卡斯特早期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基础，将城市视为“集体消费”的阶级斗争场所，例如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工人阶级对住房权的争夺。卡斯特指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运动不再以阶级经济诉求

为核心，而是围绕认同政治重构为三种类型：1. 防御性认同运动(如民族主义、宗教复兴)，试图保卫传统

秩序；2. 抗争性认同运动(如环保、女权)，挑战文化霸权；3. 规划性认同运动(如开源社区)，构建替代性

社会网络。这些运动通过本地–全球联结(glocalization)和数字媒介，在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张力中展

开实践。这种转变催生了社会运动在物质与流动空间的双重战场：一方面，占领华尔街运动通过占领祖

科蒂公园、墨西哥萨帕塔社群建立恰帕斯生态自治区，以“再领土化”对抗资本的抽象化。另一方面，数

字时代的社会行动者正通过创新性抗争策略重塑权力格局，特殊利益群体依托数字化标签构建跨国声援

网络，形成全球性联动；以欧洲数字权利联盟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组织则运用算法审计技术，系统性地对

抗数据垄断格局[17]。卡斯特指出，在网络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技术手段(如分布式网络、加密通

信)和新型组织模式，挑战国家对数据流动的垄断权，并参与重构多中心的网络权力结构。这一过程并非

简单解构霸权，而是推动权力从等级制向网络化逻辑转型。卡斯特的理论表明，社会运动正以跨尺度、

跨形态的复合策略，延续着后工业时代的空间政治革命。 

4. 流动空间统治背景下资本逻辑的强化  

流动空间的形成深刻重塑了地方空间的组织形态与功能布局，并通过对信息流、物质流的重新编排，

持续改变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互动模式。伴随这一过程，资本与权力的空间重构正在推动系统

性变革——经济结构加速向数字化服务转型，政治决策日益依赖数据化治理工具，传统劳动模式则逐步

演变为平台化、弹性化的新型就业形态。这种空间逻辑与社会形态的协同演化，不仅重新定义了城市发

展的地理边界，更在实质上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框架。 
(一) 资本在流动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代资本流动展现出集中与分散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在生产领

域，决策权的集中化与劳动力的分散化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强化；资本控制的高度集中则与阶级矛盾的多

点扩散形成结构性张力。权力分布模式已突破传统国家框架与单一资本集团的限制，通过全球产业链与

数字网络实现多维度渗透。尽管资本所有者仍掌握核心控制权，但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不断开辟新的扩张

路径，使资本影响力突破地域与行业边界。在此过程中，资本不仅主导着全球财富分配格局，更通过文

化符号的生产与传播，重塑着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 
在信息经济体系中，资本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起高效的生产协作网络，而大型企业则通过打造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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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核心的生态化关系网络，持续驱动资本流动与价值增殖。这种资本主导的金融运行机制呈现双重维

度：在实体经济层面，资本通过掌控货币流通体系实现资源调配，跨国企业凭借资金优势、技术壁垒与

全球化布局，以设立分支机构、垄断关键技术等方式建立覆盖多国的生产网络，将劳动力与消费市场转

化为资本循环的媒介；在虚拟经济层面，数字技术加速推动货币向数字化转型，金融资本通过算法交易、

区块链等工具突破物理边界，尽管数字货币以数据形态存在，却深刻重构了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这种虚

实融合的资本运作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资本获取利益的效率，更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流动空间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支撑，同时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转型的

关键维度。卡斯特指出，“技术革命在所有生产部门的扩散使生产力的提高成为可能，从而为经济的复

兴铺平道路，并开启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新时代”([15]: p. 188)。技术要素的全球化流动突破了传统地理

边界，推动资本、信息与资源的超地域整合。这种空间重构被列斐伏尔阐释为双重属性——“空间除了

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18]。其运作机制直接造

成了流动空间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基础设施的配置差异使得发达地区持续强化竞争优势，而技术精英群

体的集聚效应则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断层。在此过程中，资本通过占据技术治理的制高点，在基础设施

薄弱区域建立起新型控制体系，将技术权力转化为空间支配力的延伸手段。 
互联网不仅深刻重构了信息扩散机制与社会网络形态，更成为资本权力扩张的新型载体。在全球化

传播格局中，资本运作模式已从传统的政治权力依附转向对媒介服务的系统性控制——通过构建信息生

产、筛选与分发的全链条体系，资本既创造传播内容也垄断价值变现渠道。具体表现为：主导娱乐资讯

与新闻议题的优先级设置；运用算法精准调控信息传播的时空边界；借助文化产品输出建立全球市场垄

断。这种操控机制印证了阿多诺的技术批判理论，即技术赋权表象下潜藏着难以挣脱的控制网络。尽管

数字传播极大促进了跨文化连接，但其底层架构仍被资本逻辑支配：技术工具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耦合，

使意识形态传播成为资本巩固霸权的新范式。表面自由的用户参与机制，实质上构成了资本权力运作的

精密界面——用户在信息交互中既充当内容生产者，又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价值循环的数据节点。这种双

向渗透机制，最终实现了资本对传播生态的闭环控制。 
(二) 劳动异化现象的逐步深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劳动者异化困境，在数字时代呈现出新的演化维度。

信息技术革命重构了劳动的空间逻辑与协作模式，资本通过流动空间的延展性将劳动过程进一步碎片化

与隐形化。尽管技术分工体系不断升级，但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缺失这一核心矛盾仍未消解。这

种结构性矛盾在数字化时代尤为凸显：技术赋权表象下，劳动者既无法掌控数据化生产资料，也难以摆

脱平台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全周期占有。劳动异化从工厂车间的物理性疏离，转化为数字空间中的系统性

支配，资本权力借由技术工具完成了对劳动控制范式的迭代升级。 
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演化始终伴随着劳动异化的空间重构。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资本家以货币

(工资)交换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取得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劳动者则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再以工资

参与生活资料的商品交换，这一过程掩盖了剩余价值的剥削实质。随着消费需求的裂变式增长，劳动产

品所有权与劳动者持续分离的悖论愈发凸显——工人仅能出售劳动力换取生存资料，“工人对自己的劳

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8]: p. 51)。流动空间的兴起使这种异化机制发生空间维度

转换：资本依托全球信息网络实现跨地域自由流通，劳动者却仍受限于实体空间的物理束缚，由此导致

薪酬分配与消费模式全面迁移至虚拟场域。当代企业的价值追求已从实体产品利润转向信息交互效率与

资本估值提升，而信息技术既催生了虚拟消费等新型异化形态，又通过数据流动掩盖了价值剥夺的本质。

尽管数字技术实现了资本与信息的全球化配置，但人类生存的物质根基仍深植于实体空间，这种虚实空

间的割裂使得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的疏离持续加剧——工人在算法调度中创造数字价值，却无法摆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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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而劳动”的异化循环，资本权力通过空间重构完成了对劳动控制体系的隐性升级。 
技术革新引发的生产工具迭代，加深了劳动异化的当代形态。机械化生产将复杂的劳动过程分解为

标准化操作，使劳动者的主体性逐渐消解于程式化作业中。资本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优化利润攫取机制

——电子支付技术加速资本周转效率的同时，将工资结算抽象为数据流动，进一步割裂了劳动者与劳动

价值的内在关联。这种异化状态印证了卢卡奇的论断：“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

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19]为强化资本积累效率，企业普遍采用股

权激励策略，通过利益捆绑机制将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共谋者。技术从业者为维持资产价值被迫延

长劳动时间，实质上构成了新型剥削范式：劳动者以牺牲剩余价值为代价，助推资本在虚拟经济中的扩

张。这种异化机制在技术赋能表象下，完成了对劳动价值剥夺的空间转移与形式升级。 
信息技术革命与自动化浪潮正推动劳动形态的系统性重构。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跨国协作与去中

心化组织模式逐渐取代传统产业链，数字技术的渗透既压缩了基础岗位规模，也催生出新型知识服务型

职业。现代企业通过数字化架构构建起弹性化用工体系：劳动者被要求兼具网络协同能力与独立决策素

养，既要维系跨地域节点的高效联动，又要承担战略规划职能。这种变革使工作时间与任务边界日趋模

糊，形成与传统固定工时制截然不同的劳动样态。虽然技术进步倒逼劳动者通过技能升级维持竞争力，

但区域发展差异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呈现梯度分化。资本方在优化利润结构时，持续推行劳动力成本压缩

策略，通过灵活雇佣制度和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重构生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

并未消解异化本质——当劳动者将战略思维与数字技能异化为谋生工具时，恰如马克思所述：“人的类

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

存的手段。”([8]: p. 57)这种异化在虚拟协作中呈现新特征：知识劳动者在创造数字价值的同时，其劳动

成果仍以数据资产形式被系统性剥离。 
马克思揭示的“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8]: p. 58)的异化逻辑，在网络化时

代呈现出新的现实映射。虽然智能化技术持续渗透生产领域，但基础性人工劳动仍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

石——企业既需要数字精英处理信息流，也依赖清洁、运输等基层劳动者保障物理空间的正常运作。这

种技术分层造就了劳动价值的分化：高技能群体掌握数字生产资料，而基础劳动者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

社会功能，却长期被困于最低工资标准与职业发展天花板之下。弹性用工机制在扩大就业容量的同时，

若缺乏配套保障措施，容易固化岗位层级的鸿沟，使普通劳动者陷入低保障、高替代性的就业困境。更

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技术构建的劳动分工体系常将技能评估简化为数字认证，忽视了基层劳动者在长期

实践中积累的隐性知识与场景智慧。这种认知偏差与社会结构性偏见相互交织，使普通劳动者在技术升

级浪潮中承受着双重异化：既面临物质回报的制度性压制，又遭遇劳动尊严的系统性贬损。 
(三) 身份认同危机的产生  
流动空间与网络社会的深度融合，使劳动者日益感受到空间归属感的消解。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

流动重构了人际互动模式，同时动摇了传统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应对，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体与群体开

始依托价值认同纽带，自发形成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在虚实交织的空间中重塑群体归属。这种自组织机

制既是对制度性联结削弱的补偿，也是劳动者在数字时代重新锚定社会坐标的创造性实践——通过构建

基于共同理念的虚拟社群与实体联盟，劳动者试图在资本主导的流动性迷局中，重构具有人文温度的意

义联结网络。 
卡斯特深刻指出，人类在抵御社会孤立状态的过程中，往往通过社群联结构建身份归属——“人们

在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

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的认同”([17]: p. 69)。数字时代流动空间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认同建构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场域。网络交互突破时空界限的特性，使跨地域即时社交成为可能：社交媒体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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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表达，专业论坛促进群体共识凝聚，两者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身份认同培育机制。虚拟空间的匿

名平等机制消解了现实社会层级，既强化了社会成员间的弱关系联结，也赋予个体在数字互动中实现自

我价值确认的新路径。同时，这种技术赋能的认同建构存在异化风险——部分用户可能过度依赖网络虚

拟身份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认同缺失，导致数字人格与现实自我产生割裂。更深层地看，资本主义框架

下的网络社交并未真正突破物质利益交换的本质，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注意力货币化等方式，持

续规训着数字时代的交往模式。 
卡斯特将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划分为三个类别：合法性认同，体现为社会行动者对主流制度的接纳与

遵循；拒斥性认同，指被支配群体对体制的反抗，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对抗压迫；计划性认同，则通过文

化共识构建新价值体系以重塑社会结构。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提出，环保、反父权、民族认同等社

会运动的核心，是通过建构集体认同(而非仅结构变革)来挑战主导性的权力逻辑，而网络社会为这种抗争

提供了新的条件和矛盾。此类运动广泛涵盖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参与，他们携手合作，共同争取

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各项权益。在这些运动中，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寻得共鸣点，明

确并确认共同的目标，进而实现跨阶级的联合与协作。卡斯特指出，集体认同构成了社会活动的认知基

础。在此基础上，个体通过识别共同利益并开展交流互动，进而构建出新的社会意义。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劳动形态、金融体系和文化实践的多元化已弱化传统阶级边界，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不仅转移了无

产阶级斗争的核心议题，更稀释了其身份共识。当消费主义与文化符号渗透阶级分野时，革命认同的凝

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5. 结语 

曼纽尔·卡斯特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领域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其研究对理解当代信息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深远意义。他通过对城市集体消费、网络社会流动空间的深入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城市

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深刻变革。他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深刻揭示了信息技术不仅打破

了传统地理边界，更重塑了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资本、信息与权力在全球网络中的自由流动，既强

化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能力，也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这种空间形态的变革渗透至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

重构了生产组织方式与日常生活秩序，在创造新型社会效率的同时，也制造出更深层次的不平等。尽管

卡斯特的理论体系带有保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但其理论内核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对于当前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而言，其理论既揭示了资本通过流动空间实施隐性控制的机制，也为应对

技术垄断、缓解贫富鸿沟提供了辩证思考路径。特别是在网络社会深度演进的今天，重新审视卡斯特关

于空间权力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性洞见，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矛盾，更能为构建更具包容

性的发展模式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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